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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明山歌
有“尾巴”

腌笃鲜和
平
饭
店
为
什
么
叫﹃
和
平
﹄

海上记忆

■柴焘熊

2021年5月，崇明山歌被列
入第五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名录。不过，很少有人知道，崇
明山歌竟然还有“尾巴”。

20世纪80年代，笔者曾参
加过当时崇明县的民间文艺三
套集成（民间故事、民间歌谣、民
间谚语）的普查。在进行田野作
业采风时，笔者对好多当时尚健
在的民间老艺人进行访谈，了解
到崇明山歌的演唱形式有独唱、
对唱和群唱。崇明乡间把喜欢演
唱的人称之为“唱山歌人”。

其中，独唱以山歌中的四句
头山歌为多。那时，崇明民间山
歌独唱者中，男声演唱者比女声
演唱者多。究其原因，是旧时候
女性不宜抛头露面，因此即便是
女腔的山歌，也大都由男性唱山
歌人演唱。这些歌者多为“三
郎”——即耕田郎、挑担郎和摇
船郎。无论是在河道水面上行
船、地头阡陌小路上挑担，还是
在田间块垄上劳作，他们兴之所
至时就会放开喉咙高唱，既为解
乏又为娱身。

当然，女性也唱山歌。但是
她们一般不会像男性那样在大
庭广众下演唱，而是农闲时分聚
在一起纺纱、扎鞋底时，或在田
间干以女性为主的农活，如拔
秧、锄草、采棉、剥玉米粒时，一
边忙活一边吟唱。所唱的山歌既
有抒情的，也有叙事的。抒情的
山歌多为四句头山歌，亦即四句
为一组。叙事的山歌较长，都在
十多句乃至几十、上百句。

山歌开唱时，一般只有一两
个人，唱的时间一长，听众被激
发出了兴趣，便加入进来，参与
一起演唱，形成了山歌群唱的场
面。最典型的是在崇明四句头山
歌中的基本调演唱时，前三句都
由一个人独唱，亦即领唱，到第
四句时，旁边聆听的人主动加入
进来，与领唱者一起唱。崇明人
把这种参与进来一起唱山歌的
演唱称为“抬山歌尾巴”。

那时，农村里夏天的晚上，
人们在乘风凉时，常有沟东沟西
两个生产队的人比试着一起唱
山歌。大家比试着哪个生产队唱
的山歌数量多、音量大，哪个生
产队里“抬山歌尾巴”的人多，声
音响亮。崇明人形容“抬山歌尾
巴”时还有这样一句俗语，叫“声
音响来三条泯沟四条港”，意思
是很远地方的人都能听到“抬山
歌尾巴”的声响。

如今，随着非物质文化遗产
保护工作力度的加强，崇明山歌
又日渐兴旺起来。山歌演唱中的
独唱、对唱、盘歌、对歌形式又现
身于民间舞台，“抬山歌尾巴”的
说法也应该会被越来越多的人
知道。

1952年，北京召
开了“亚洲及太平洋
区域和平会议”。

4年后，为了纪
念这次新中国成立
后首次主办、共有37
个国家378名代表出
席的国际和平盛会，
华懋饭店正式易名
为“和平饭店”。

这幢见证过炮
火也见证过荣耀的
建筑，本身就充满了
传奇。

本报记者 沈轶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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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何时去南京东路外滩，这里
都是人头攒动。

越过中山东一路眺望黄浦江，浦
东陆家嘴高楼矗立，展示着上海的速
度和信心。而观察这幅城市美景的绝
佳位置，无疑是位于南京东路20号
的和平饭店。

转动厚厚的旋转门，走入这家老
牌五星级酒店，地毯吸音，人们走路
轻轻。尤其入夜后，整个饭店都安静
下来。但酒店8楼的龙凤厅却一直热
闹，有人等座，有人聊天，有人布菜，
菜肴的热气袅袅腾腾。年轻的龙凤厅
的掌勺人、和平饭店国宴级中餐厅行
政总厨马浩成觉得，这样很好，“中餐
厅要有中餐厅的烟火气”。

许多老上海对龙凤厅的记忆都
与生命中一些幸福欢乐的场景有关：
孩子的周岁宴、喜气洋洋的婚宴，还
有全家大团圆的寿宴。

主持人曹可凡在《记忆里的上海
先生》一文里提到，喜欢结交文人雅
士的魏绍昌先生曾请画坛“四老”谢
稚柳、唐云、吴青霞、张乐平同聚，地
点就在和平饭店。

这场聚会发生在1990年。根据卢
金德1990年9月刊在《解放日报》的
一篇题为《清雅韵浓同庚会》的文章
中的描述，这四位老先生都生于宣统
二年（1910年），属狗，这年正逢八十
整寿。另有同样肖狗的美学家蒋孔
阳、语言学家濮之珍、电影表演艺术
家秦怡，及京剧演员陈朝红、漫画家
沈天呈、评弹演员沈世华、作家丁言
昭等作陪。那天，四老同画，张乐平是
漫画家，兴味很浓地在谢老的山石上
补上了一对灵芝草。

时任和平饭店总经理赵锡堃认
为：“这次聚会非‘和平’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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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非‘和平’不可”呢？“和
平”这个自带祥瑞的名字从何而来？

和平饭店北楼由外商在华兴建，
原为华懋饭店，总高77米，临黄浦江
面为13层，墨绿色方锥体屋顶如黄
浦江边的一颗绿宝石。

开业于1929年的饭店，外部用花

岗石饰面。1937年“八一三”淞沪会战
第二天，炸弹误落在南京东路外滩，
“现场一片火海和废墟，死者过百，伤
者近千，断肢残臂随处可见”。媒体在
报道中称之为“黑色星期六”。当时，
华懋饭店的建筑未受重创，一时之间
还成了受惊群众的避难所。

与华懋饭店相邻的汇中饭店却
并没有那么幸运。当一颗炸弹击中汇
中饭店东部屋顶时，合众社记者约
翰·R·莫里斯正站在汇中饭店前厅。
他越过翻倒的茶桌椅子和匍匐在地
上寻求安全的客人，跑到靠近南京路
一边的休息室。从震碎的玻璃窗往外
望去，“能看见至少有50个人在人行
道和马路上扭曲挣扎。三名外国人想
从中国人的尸体上爬出去……远处
街道上，一个白种父亲蹲在南京路中
央，正帮助他的女儿分娩……救护人

员扒开街上一个个流血的身体，挑出
还有希望救活的……”（《中国时代》
［上卷］师永刚、邹明主编）

落弹事件发生后，华懋饭店和汇
中饭店被震碎玻璃的橱窗都钉上了
板条。此后，战火再未引入公共租界。
（《80年前，南京路外滩落弹之谜》潘
逸华）

1952年，北京召开了“亚洲及太
平洋区域和平会议”。1956年，为了纪
念这次新中国成立后首次主办的大
型国际会议，华懋饭店正式易名为
“和平饭店”。1965年，汇中饭店改为
和平饭店南楼，并重新对外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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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浩成是土生土长的上海人，毕
业后在粤菜馆汉宫开始职业生涯，之
后在多家五星级酒店工作。

21世纪之初，正是中国餐饮江湖
方兴未艾之际，来自五湖四海的饭店
如雨后春笋出现在上海，也将各种餐
饮管理方式引入这座城市。

当厨师需要精湛的烹饪技艺，当
行政总厨就不仅需要会做菜、品菜，
还要能识人，要学会团队管理、成本
控制、新菜研发等。“行政总厨看的是
综合能力，不能有短板”成了马浩成
对人说得最多的一句话。

如今，他依旧每天上灶烧菜，也
会在结束工作后，带着团队小伙伴去
城里的小馆子吃夜宵——一来是为
了凝聚团队精神，放松心情，了解大
家近期的所思所想；二来也是从不断

推陈出新的街巷菜肴里了解消费者
的口味风向，寻找新的菜肴灵感。

如今，马浩成的工作室门口挂着
好几块牌匾，有市总工会颁发的“上
海市工匠创新工作室”，有市人社局
颁发的“上海市技能大师工作室”，还
有和平饭店所属锦江国际（集团）颁
发的“上海市首席技师工作室”等等，
他还曾获得上海市五一劳动奖章、
“上海工匠”等诸多荣誉。

不久前，一位粉丝百万的美食博
主来龙凤厅吃饭，马浩成为他烧了熏
鱼。外国食客不喜欢鱼刺，而传统制
作熏鱼的草鱼多硬刺，所以马浩成将
熏鱼的食材改用为鲳鱼。在重要的宴
会中，它还会用银鳕鱼，既保留了熏
鱼的“形”，也创新了熏鱼的“核”。

考虑到西餐
里的龙虾汤和中
餐里的虾汤异曲
同工，马浩成把蛤
蜊、鲍鱼、帝王蟹
的腿等放在汤盘
里，春到江南时，
将绿色的豆瓣汁
混合上黄油和奶
油，上桌时淋上
去，颇有海派餐饮
兼容并蓄、海纳百
川的风味。

早在1993年的
新闻报道里，就记载
了一件和平饭店龙
凤厅的小事：

英国商人、香
港亚资软件有限

公司副总经理霍姆布莱克先生来沪办
理商务时，与两位同事到和平饭店龙凤
厅就餐。席间，为眺望外滩的景色，他特
地换了个座位，用餐完毕与同事匆匆离
座而去，把一个装有巨额公款的手提包
遗忘在原先的座位旁。饭店的领班和服
务员在报告了餐饮部领导和饭店保安
部后，一起打开手提包查看，内有2600
余美元、近万元兑换券和3张信用卡，
这在当时是一笔巨款，另外还有1张飞
机票和1张香港居民身份证。后来发现
了包内有客人下榻宾馆的信封，与该宾
馆总台联系后，将包完璧归赵。

这件小事让外国客人连呼“终生难
忘”。也就是在这样的一件件小事中，上
海给人留下了美好的印象和回味，也从
侧面加强了来华投资者对上海的信心。

如今，随着免签政策红利持续释
放，便捷支付消费场景更加普及，上海
街头的外国游客身影越来越多。越来越
多的人走进和平饭店，仔细观赏老建筑
的外立面和内部的格调。他们当中的一
些人，会按图索骥，根据社交媒体的推
荐来和平饭店吃一餐上海菜——毕竟，
沉浸式了解一座城市的文化，置身于本
地人中间，去感受一顿美食，永远是最
好的选择。

而这幢见证过炮火也见证过荣耀
的建筑，本身就充满了传奇。

和平饭店

和平饭店的装饰艺术利用几何
形状和线形对称塑造自信、优雅、力
量的平衡，它的灵感来自古阿兹特克
及古埃及的几何图形。

和平饭店于1929年8月1日开业，原名“华懋饭店”，
又名“沙逊大厦”。 图片来源：公众号“上海和平饭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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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范围的大会战

在8月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期间，
陈毅等中央领导纷纷向刘杰询问原子
弹研制进展情况，希望中国早日拥有原
子弹，增强军事实力，提高国际地位。陈
毅早在1961年北戴河国防工委工作会
议期间就表示，脱了裤子当掉，也要把
我国的尖端武器搞上去。此后，他多次
对聂荣臻风趣地说：“我这个外交部长
的腰杆现在还不太硬，你们把导弹、原
子弹搞出来了，我的腰杆就硬了。”

刘杰深感责任重大，时不我待。二
机部领导认真学习了北戴河会议精神，
并深入分析了核工业建设现状和原子
弹研制进展，认为核工业建设和原子弹
研制已经到了从量变到质变的关键时
刻，根据形势发展需要提出一个新的目
标和规划。在北戴河会议期间，刘杰就
上述认识和想法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
写信进行汇报。会议结束后，二机部领
导经过反复研究和仔细推敲，于1962
年9月11日向中共中央提交题为《1963、
1964年原子武器工业建设、生产计划大
纲》（简称《两年规划》）的报告。报告提
出争取在1964年，最迟在1965年上半
年爆炸中国第一颗原子弹。

1962年10月10日上午，聂荣臻和
解放军总参谋长兼国务院国防工业办
公室（简称国防工办）主任罗瑞卿在国
防科委听取刘杰、核武器研究所副所长
朱光亚汇报二机部爆炸第一颗原子弹
的规划设想。整个规划分为5个阶段，
其中用15个月时间完成原子弹产品的
技术设计，用21个月时间准备完毕，进
行试验。

不久之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
会议在10月19日听取国防工办关于原
子能工业生产建设和原子弹研制情况
等问题的汇报。刘少奇主持会议，聂荣
臻、罗瑞卿等列席会议。刘少奇认可二
机部提出的《两年规划》，并指示：要努
力搞，1964年能爆炸很好，如果努力了
还不行，1965年也可以。各部门的配合
很重要，中央要搞个委员会，现在就搞，
抓紧了就有希望。你们提出个方案和名
单，报告中央批准。

会议一致批准了二机部提出的《两
年规划》。经过多次讨论，罗瑞卿于1962
年10月30日给中共中央、毛泽东写了
《关于加强原子能工业领导问题的报
告》。报告说：“最近，二机部在分析了各
方面的条件以后，提出力争在1964年
爆炸第一颗原子弹。这一目标的实现，
不但在国内是一件振奋人心的大事，而
且在国际上也会产生巨大影响。实现原
子弹爆炸，是全国科学技术和工业生产
水平的集中体现，绝非哪一个部门所能
单独办的。除二机部外，还必须取得各
工业部门、科研单位的密切配合，以及
全国在人力、物力上的大力支援。现在

离预定的爆炸日期只有两年的时间，为
了更有力地保证实现这个目标，建议在
中央直接领导下成立一个专门委员会，
加强对原子工业的领导，随时检查督促
计划执行情况，并在必需的人力、物力
上进行具体调度，及时解决在研究设计
和生产建设中遇到的问题。这个建议，
少奇同志已原则同意。根据少奇同志的
指示，我们考虑最好是由总理抓总，贺
龙、富春、张爱萍、先念、一波、定一、荣
臻、瑞卿、赵尔陆、刘杰、孙志远、段君
毅、高扬等参加。”

1962年11月2日，邓小平审阅罗瑞
卿的报告后批示：“拟同意。送（毛）主席、
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核阅。退瑞
卿。”11月3日，毛泽东阅后批示：“很好，
照办。要大力协同做好这件工作。”这一
指示成为中国原子弹工程加速推进的总
动员令。根据中央关于加强原子能事业
领导的决定，中共中央十五人专门委员
会（简称中央专委）于11月17日正式成
立，周恩来在中南海西花厅主持召开第
一次会议。中央专委由周恩来、贺龙、李
富春、李先念、薄一波、陆定一、聂荣臻、
罗瑞卿、赵尔陆、张爱萍、王鹤寿、刘杰、

孙志远、段君毅、高扬共15人组成，周恩
来任主任。12月1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
于成立十五人专门委员会的决定》。

中央专委发挥了组织执行原子弹研
制总动员令的总指挥部作用。委员会下
设办公室，作为日常办事机构，由罗瑞卿
任主任，赵尔陆、张爱萍、刘杰、郑汉涛任
副主任。办公室附设在国防工办。在周恩
来和中央专委的组织领导下，围绕中国
第一颗原子弹的研制和试验，开始了一
场全国范围的大会战，先后有二机部、中
国科学院、冶金部、化工部等26个部委及
20个省、直辖市、自治区（包括900多家工
厂、科研机构、大专院校）参加了攻关会
战。

从正式成立到1964年10月16日中
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成功，周恩来亲
自主持召开了九次中央专委会议和若干
次中央专委小型会议，及时解决了生产、
科研和建设中的一百多个重大问题。

中央专委成立后很快就发挥出不可
替代的作用。1962年11月29日，中央专委
第二次会议决定加强二机部的科技力量
和党政工作力量，限令各有关部门、部
队和高等院校、科研单位于12月底前为
二机部选调各方面优秀人才500名，调
配仪器设备1100多台。12月4日，中央
专委第三次会议原则同意二机部提出
的《两年规划》。周恩来在会上要求努力
争取实现1964年目标，并说“科学是有
规律的，要找到它的规律，掌握规律。实
验工作要不怕失败，多次实验求得成
功”，提出要实事求是，循序渐进，坚持
不懈，戒骄戒躁，质量第一，安全第一，
认真抓紧，踏踏实实地努力工作。在中央
专委坚强有力的领导下，中国原子弹研制
计划开始加速推进。

（三十）

为国铸盾
中国原子弹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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